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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第一次提出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
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红军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应积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把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政权，发展武装。肃反、筹款等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做，“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内讨论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经典的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问题”。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载入党章。

【本刊专稿】

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 “王大”引水工程建设回忆

岳宝鉴
大浪淀水库建成后，解决了当时沧州市区40万人长期饮用高氟水的问题。但是，水库只有引黄河水这一个水源，一旦“引黄”中断，沧州将发生水荒。为了达到城市供水保证率90%以上的国家标准，水库必须再建第二个水源。虽然引黄河水的依据是1992年水利部主持山东、河北两省政府签订的《引黄入卫工程供水协议》，但协议的供水时间是15年，而且只能每年冬季引水，引水期黄河孙口水文站的流量不能少于200立方米／秒，流量小了不能引水。对引水水量也有明确要求，少于5亿立方米时，差额部分也要交管理费、维护费。再是，沧州从山东聊城地区引水的水价一年一定，由河北省水利厅引黄办公室、沧州市水利局到聊城地区水利局协商，有时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市长也一同前往，但每次水价谈判，仍然比较困难。

鉴于上述原因，水库建成后，第二水源的问题便提上日程。省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常务副省长陈立友多次指示省水利厅做好论证工作。省、市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对大浪淀第二水源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从白洋淀引水；二是从保定市的王快水库引水；三是从石家庄市的岗南、黄壁庄水库引水。经过筛选认为，从王快水库引水优势较大。为了尽快促成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王大”引水工程，沧州市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杜润明副市长听取水利局汇报后，又组织水利局向市长薄绍铨汇报了情况。1997年10月8日薄绍铨签发沧州市政府《关于加快解决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问题的请示》（沧政请[1997]58号），报请省政府。省领导责成省水利厅拿出具体意见。水利厅厅长李志强过去长期在沧州工作，曾担任过沧州行署分管水利的副专员，对建设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工程更是大力支持。

    1997年12月11日，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陈立友、副省长何少存、副秘书长孙凯，率领省计委、水利厅、财政厅、土地局和保定市政府副市长杨廷顺、沧州市副市长杜润明及两市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对王快水库向大浪淀水库引水工程的线路走向、引水数量及需要兴建的主要建筑物地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12日上午在沧州市政府招待处召开座谈会。沧州市委书记吴振华、市长薄绍铨、市委副书记赵维椿、常务副市长李宝贤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省水利厅设计院关于王快水库向大浪淀水库引水工程规划情况的汇报和保定、沧州两市政府对实施工程的意见，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形成了省长办公会第729号会议纪要。《纪要》强调了开辟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的必要性；明确了“王大”引水工程要解决沿线农业灌溉用水、沿线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特殊年份为大浪淀水库补水的三大功能及与“引黄”的关系；提出了引水工程“先通后畅，逐步完善”的原则；资金问题谁受益谁承担，沧州、保定两市要坚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省直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的原则；引水水价要低于“引黄”水价的原则。此次会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王大引水工程线路总长约280公里，其中保定境内130公里、沧州境内150公里，总投资1.4亿元。工程难度一是资金问题，二是占地问题，三是沧州着急保定不急。由于大浪淀水库建设时未能在国家立项，当时是以“修复工程”的名目向国家部、委争取的资金，沧州还自筹资金（贷款、油田和社会集资）1亿多元。刚刚建完大浪淀水库，市政府没有能力再拿钱搞第二水源工程。自己没钱，工程又需要抓紧完成，为破解资金难题，只能发扬修建大浪淀水库的精神，跑省求援，“跑步（部）前进”。沧州市水利局组成了局长挂帅，主管副局长、总工、有关科长参加的专门跑项目小组。首先跑省计委、财政厅、水利厅等部门。经过一年的努力，省政府有关部门在项目立项、资金支持等方面有了希望。1999年2月24日经市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常务副市长王增明同意，沧州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写了《关于落实省长现场办公会精神，加快“王大引水工程”建设的报告》，9月15日王增明常务副市长又签发了沧州市政府向省政府《关于“王大引水工程”有关问题的请示》，请求省政府帮助协调解决部分项目资金和占地等有关问题。

    在跑省的同时，我们也开始跑国家各部委。但各部委的资金都是跟着项目走，必须“师出有名”，专款专用。项目不能在国家立项，便不能争取资金。市水利局与水利厅多次研究，提出了“借船出海”、“借梯子上楼”的办法。沙河灌区是六七十年代在水利部立项的国家级灌区，它包括保定市的蠡县、曲阳和沧州市的肃宁县，灌区的水源就是王快水库。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灌区没有发展到肃宁，后来便停了下来。王大引水线路，就在沙河灌区穿过，如果能重新启动沙河灌区项目，特别是发展肃宁分灌区，王大引水工程大部分项目的资金就可以解决了。明确了工作的着力点，市水利局就下大气力跑国家水利部、计委等部门。

    说起跑项目，“河里没鱼市上看”，在那个“跑步（部）前进”的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厅长、局长就像赶集一样云集各部委。为了争取到项目资金，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们总结了跑项目的“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实不为过。为了取得部、委领导和有关同志对沧州的了解和支持，我们把沧州高氟水造成广大人民群众氟斑牙、氟骨病的严重危害搞成录像片，通过各种关系送给部、委领导和有关同志，每人一份。很多同志看后感叹不已，成为沧州的代言人。从开始跑项目时的门难进、脸难看，到后来跑出感情、跑成朋友，部委的同志也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可以说水利局跑项目的同志经历了太多的苦辣酸甜。有一次水利部的一位司长去新疆出差，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报送国家计委的文件又急需这位司长签字，为争取时间，只好派人连夜赶往新疆签字。还有一次，上报材料在水利部办完手续，再赶到国家计委已经下班，几位处长出去吃晚饭，什么时候回家没准，为了赶上第二天召开的办公会，市水利局跑项目的同志在国家计委家属院门口一直等到深夜，几位处长见面后大为感动，第二天呈报项目顺利通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不懈地努力，不仅沙河灌区的项目起死回生，连王大引水工程也在水利部、国家计委立项。水利局跑项目的同志们长长出了一口气，但大家没有松懈，下一步的工作是争取项目早日拨款。

在国家有关部委项目资金确定后，为了推动保定与沧州同步进展，沧州市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王增明常务副市长带领市水利局多次向省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分管水利工作的常务副省长郭庚茂说：“沧州干部跑项目的精神令人叹服啊！”。2000年6月27日，郭庚茂常务副省长组织省计委、水利厅、财政厅、沧州市政府、保定市政府及两市水利部门在省政府10号楼召开省长办公会。会议议定：王大引水工程兴建时机已经成熟，应抓紧组织实施；对该工程省补投资2500万元，主要用于保定段（保定的资金也是我们争取的）；该工程建成后可扩大农业灌溉面积30万亩，属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充分利用农业占地优惠政策，降低占地单价，减少占地费用；“王大引水工程”是“引黄入冀工程”的重要补充，供水计量点为沧保界，水价标准按每方水低于上年“引黄”水价5厘标准执行（汛期另定）。具体供水协议，由沧、保两市商定。项目本着“先通后畅”原则，力争2001年5月底试通水。会议还议定了工程项目内容、管理等事宜。

在解决项目资金的同时，我们也在抓紧解决工程占地问题。沧州段引水渠共占用土地1321亩，根据土地管理权限，占这么多良田，别说市土地局没权批，就是省土地管理部门也无权一次审批。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能不能一次批也是个未知数，就是能批，按省长办公会提出的通水时间也来不及了。再是，工程占地涉及千家万户，历来是敏感问题，搞不好会激化矛盾。根据省长办公会提出的“工程占地按农业占地办理”的原则意见，市、县政府又提出了“工程占地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不改变土地集体权属的性质”的意见，实行占地定额补偿，不办理征地手续。经与工程沿线乡、村、农户沟通，报请省土地局批准，工程占地这个矛盾终于化解了。

    随着项目资金的陆续到位，保定市段的沟里闸枢纽改建工程、穿潴龙河工程、沧州段的穿京九铁路涵洞工程、穿献县枢纽等关键性建筑物工程相继开工。只要资金到位，工程建设本来不应该是问题，但受渠道挖通时间、夏收夏种时间、水库放水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肃宁县境内引水渠上的35座生产桥的施工却成了问题，前赶后赶，正赶到6月份的夏收夏种季节施工，这时如果断道修桥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为了不给农民群众造成损失，又要在汛期到来之前把桥修好，尽快通水，市水利局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待夏收夏种完成之后，把一个月的工期压缩到半个月，完成35座生产桥的施工任务。这是一场硬仗，任务交给了市水利局工程处。这个单位在大浪淀水库建设、“引黄济津”给天津送水等工程建设中打过很多大仗、硬仗，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接受任务后连夜进场，倒排工期，任务到人，黑白鏖战，歇人不歇机，在保质量的前提下改革施工程序，“多头并进”，打“总体战”、“穿插战”，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经过拼搏，还提前一天完成了建桥任务。

经过3年零6个月的艰苦努力，主要是跑项目、跑资金，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280公里的王大引水工程终于竣工了。沧州段工程共动土140多万方，新挖、扩挖、清淤渠道120多公里，修建桥、闸、涵等建筑物40多座。2001年6月18日，保定王快水库提闸放水，肃宁、献县引渠两岸，已经40多年没有见过地上水了，当见到来水的时候，群众敲锣打鼓，放鞭放炮，欢天喜地，像过节一样高兴。

市委、市政府6月29日在肃宁县王大引水渠现场召开王大引水工程通水剪彩暨沧州市水务局揭牌大会，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陈立友，省水利厅、财政厅、计委等部门，沧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及市直有关部门，肃宁、献县负责同志，沿引渠乡镇村干部及部分群众参加会议。会后，沧州市水利局摘掉旧牌子，挂上了“沧州市水务局”的新牌子。两块牌子虽一字之差，但标志着沧州水务工作进入了水资统一管理、一龙管水的历史新阶段。

    王大引水工程竣工通水，不仅每年可以解决沿线30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而且解决了大浪淀水库的第二水源问题，使水库的城市供水保证率达到了国家标准，解除了沧州市民饮水的后顾之忧。消息传到山东省聊城地区水利局，无形中沧州每年引黄河水的水价谈判，减少了许多压力，轻松了许多。

    继大浪淀水库第二水源——王大引水工程之后，沧州市水务局的干部职工又以奋战不息的精神，为实现沧州“两纵三横”的引水规划和“一淀九库”的城镇供水目标“跑步（部）前进”。

（作者系沧州市水务局原局长）
【人物风采】

胡开明在青县

陈之兴  李秀华  
“老胡同志又回来看我们了！”
　　1990年4月23日，这个消息像一阵春风，很快传遍青县大盘古村，不一会儿功夫，人们就把老胡团团围住。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记忆又把人们带回那难忘的岁月。
　　1975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的胡开明同志，形单影只地来到青县大盘古村下放劳动。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口大锅，一条土炕和两间简陋的土房，就成了老胡的办公室兼居室。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胡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大盘古的大地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八级采购员

　　胡老刚踏上大盘古的土地，就看到两眼机井因没有配套设备而闲置着。当时天气干旱，庄稼急需浇灌，他立即找到大队领导，自荐去采购机井设备。他奔天津，跑北京，很快买来了配套设备。紧接着队里缺化肥，那时的化肥，可是实打实的紧缺货，胡老二话没说，又启程充当了化肥采购员。别看胡老是行政八级的副省长，干采购可是个门外汉，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腿跑肿了，人累瘦了，终于在承德办回20吨化肥。当他把化肥运回大盘古，累得再也支持不住了，病倒在床。大盘古的乡亲们像当年慰问八路军的伤员一样，拿着鸡蛋，端着糖水来到胡老的床头。
　　有一次，他去北京采购队里急需的水泵轴承，晚上就住在孩子家。由于连日的奔波和着急上火，半夜突发高烧，孩子们把他送进了医院。不能按时“归队”了，他就让孩子给队里发了封电报请假。村里人听说后，又是惊奇，又是敬佩。说：“咱们农村有什么大不了的急事，还打个电报请假？人家到底是老共产党员，组织纪律性就是强！”可也有人不理解，直言问他：“你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劳动，为什么还这么卖劲儿？”他答道：“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要竭尽全力为党工作！”
　　妻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了。在地头上，妻子望着身穿粗布衣，头带大草帽，手握锄头，又黑又瘦的丈夫，眼里溢出了泪花。她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他诉说，然而胡老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能帮我搞点玉米优种吗？现在这里浇水，用肥都不成问题了，但提高粮食产量还必须用优种。”妻子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才好，勉强笑了笑算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妻子帮他在北京搞到了玉米优种“中丹2号”。这一年，大盘古玉米的产量比往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丰收的喜悦中，人们传颂着一个名字：胡开明。群众说：“像胡开明这样的‘走资派’，越多越好，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我没有权力搞特殊

　　胡老在大盘古住了三年，人们却不知胡老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因为他无论吃什么都吃的一样香。那时大盘古村群众生活还未解决温饱，食堂一日三餐几乎都是玉米面，菜多半是咸菜条、炒白菜，胡老吃的津津有味。食堂的师傅考虑到他年岁大了，又是南方人，特意为他搞了些大米，胡老发现只有他吃大米，便找到大师傅说：“这样不行，我没有权力搞特殊。”从此他和大伙一样排队买饭。
　　还有一次，他病刚好，食堂的师傅心疼他，知道他的病是为村里群众的事累的，便给他炒了几个鸡蛋，让他补补身体。吃饭时，胡老见别人碗没有鸡蛋，二话没说，把鸡蛋倒进锅里掺和匀，和大家一块吃。
　　1976年冬的一天，胡老和一社员去外地办事，回来在青县下火车已是晚上8点多了。县城到大盘古还有十五六里路，那位社员考虑胡老奔波一天，已经很累了，就说：“我去县里给你要个车吧。”当时胡老虽是劳动监督对象，但县里的领导都很敬重他，要个车是没有问题的。胡老却说：“咱们别搞特殊，走着回去。”说罢甩开大步前头就走。

建“班子”的事，我包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胡老发现党支部书记年纪大，文化低，工作打不开局面，群众不满意。经过逐家挨户的走访座谈，很多群众都向胡老推荐年轻有为、办事公道的三小队长胡殿武当书记。胡老把群众的意见和他的想法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公社党委很支持胡老的建议，但考虑到老支书性格倔强，让他退下来恐怕工作不好做。胡老自报奋勇：“老支书的工作和建班子的事，我包了。”为了使大盘古早些富起来，胡老三翻五次找老支书谈话，还自掏腰包请老支书喝酒。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工作，老支书想通了，表示愿退下来当配角，很快一个以胡殿武为首的新党支部建了起来。在胡老与老支书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新班子大刀阔斧，半年时间就建起了年产值100多万的纺织厂，停业多年的翻砂厂也重新开业。时间不长大盘古就脱贫致富，成为全县的先进典型。

解决群众的疾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天职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波及到大盘古，村里不少房屋被毁坏，群众的财产受到很大损失。为了胡老的安全，县委领导专门派车接胡老去县里住，胡老对来接他的同志说：“谢谢县里对我的关心！群众遭了灾，我不能走！”
　　那位同志说：“你是下放在这里劳动的，这事你可以不管。”
　　胡老严肃地说：“解决群众疾苦是共产党员的天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群众的疾苦怎么能不管呢！”
　　在胡老的帮助下，党支部带领群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这一年大盘古村取得了抗震救灾、生产自救的好成绩，受到上级的表扬。

这就叫“暴风雨的洗礼”

　　1976年秋的一个夜晚，胡老睡得正香，猛然一个炸雷把他惊醒，狂风挟着沙土打得窗户直响。胡老突然想到白天为一个双目失明的社员打的土坯还未码起来，说声“不好”，穿上衣服就往外跑。风大，天黑，胡老被什么东西一绊，重重地摔了一跤。小李要扶他回去，他说：“不碍事，快去码坯！”正干着，支书带领群众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土坯码好、苫住。这时暴风雨下来了，胡老和小李一身泥水地回到宿舍，胡老边洗脸边风趣地说：“这就叫‘暴风雨的洗礼’。”

我们共产党员最讲实事求是

胡老有个爱串门的习惯，来大盘古后不到两个月，就把全村200多户都串遍了，就连一户地主，四户富农他也没落下。有人劝他，别去地主富农家串门，免得惹麻烦。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至少还有帮助他们改造的责任嘛。”通过串门，他搞了个全村的调查报告，送到县里。县里认为这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就加了按语下发全县，并上报地区和省。没想到这下捅了马蜂窝，不久上级派来调查组，声言要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批斗，罪名是他鼓吹资本主义，为地主富农鸣冤叫屈。
　　原来是这么回事。胡老在调查时发现群众有一个愿望：把收回去的自留地重新分下来；劳动实行小包工，多劳多得。再就是地富分子死了，村里就把地富帽子移到他们的儿子头上，儿子死了，就移到孙子头上。胡老在调查报告上说，地富分子的帽子不能搞“世袭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一定要改过来。
　　县委担心胡老受到更大的迫害，提出要把文件收回，公开检查，承担责任。胡老听后严肃地说：“不能收，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共产党员最讲实事求是！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符合党的政策，我们就要坚持下去！”
（陈之兴，青县县委农工部原副部长；李秀华，青县县委副书记）

【沧州党史资料】
三克南皮县城
张鸿举
1945年6月25日夜，渤海一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指挥军分区主力6个连，对南皮县城发起了强攻。守县城东门的伪军一个班，打开城门投诚，渤海部队即由东门进入城里。守城的伪军见八路军进了城，便弃城不守，全部缩回队部据点固守。渤海部队将其围困在据点内，又派出队伍监视南街上的日军据点，又一举攻下县衙门。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点火烧了伪人员刚刚修好不久的县衙门，俘虏了守卫县衙门的伪军两个班。接着，又攻下设在北街上的一处日本株式会社（即有限公司，但实质上是属于日军军部的经济掠夺机构），缴获了大批日军物资。南街的日军，只是龟缩在据点里鸣枪，没敢出来。因当时据守城池的条件尚不成熟，拂晓，军分区部队带着胜利品，撤出县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驻守南皮县城的日军，即垂头丧气地撤回沧州去集中。南皮城里近千名伪军、政、警、特人员失去靠山，亦欲弃城逃走。8月17日，执行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8月11日的命令，东（光）南（皮）县大队各区队，集中起来包围了南皮县城，促令伪军交械投降。但敌人拒不投降，关闭城门，据坚固守，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地方武装和地方民兵，当即将县城团团围困，准备强攻。此时，渤海一军分区的主力正在别处作战和进行整编。冀中八军分区主动配合，派六十三团东渡运河，跨越津浦铁路，协助南皮县地方武装，加强对南皮城的围困。

围城期间，南皮县地方武装也曾进行过试探性进攻，也搞过地道作业，虽都没取得成功，但也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至9月中旬，渤海一军分区部队完成整编任务——一部分主力编入渤海七师，进军东北；一部分县大队升级，编为军分区主力。接着，解放了吴桥县城后 ，便向南皮县城集结，十七团一营首先到达，接替冀中六十三团围城。六十三团撤回冀中。至9月24日，军分区司令员带领分区司令部及十七团全部先后到达后，便开始了攻城的准备工作。司令部设在城南双庙村；十七团指挥部设在城西两华里的老庄；十七团一营为主攻营，营指挥部设在西一华里的黄庄，主攻营将交通壕挖到距城西门仅200米处。最突出的前沿阵地，距城西门仅150米。司令部给主攻营一营配备了重机枪一挺、八二曲射迫击炮5门、八二平射迫击炮一门（军分区兵工厂用曲射迫击炮自己改造的）。一切准备就绪，司令部决定9月26日21时开始总攻。

9月26日20时30分，十七团团长贾乾瑞亲临前沿指挥所，下令轻、重机枪、平射、曲射迫击炮，对敌人进行火力摧毁。突击队一连已架着云梯，进入前沿阵地等待登城命令。炮火延续了半个小时，城墙上已出现多处缺口。指挥员一声令下，突击连将云梯架到城墙上，开始奋勇攀登。守城伪军被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已无法防守。这时，两颗红色信号弹升天。这是十七团三营由城西北角涉水偷袭，已登上城墙的信号。这时，一营强攻登城已经成功，正向两侧发展，守城伪军顶不住，纷纷逃下城去，钻进城防司令部据坚顽抗。进城部队分头攻下伪县衙门、伪警察局及各城门，歼灭了逃敌，扫清了全城。

主攻营一营跟踪追击，迅速包围了城防司令部。在炮火掩护下，对据点西北角连续进行了两次重型爆破，但据点高墙仍未打开缺口。经调查群众，才了解到爆破点正是据点内上围墙的大坡道，是一个一房多厚的大砖垛。根据群众指点，据点东面有一扇便门，是整个据点最薄弱处。于是，一营指挥员重新察看地形，改变作战方案，将部队都运动到据点东面。这时，构筑在一处高房上的平射迫击炮，两发命中，把据点内的炮楼子最上层掀掉半边，敌人制高点的火力被打哑了。趁此机会，一营爆破手炸开据点小东门，突击队和后续部队从这里涌进据点内，来了个“关门打狗”，全歼守敌。

9月27日9时，战斗全部胜利结束。此役，全歼伪军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45年10月5日,渤海一分区基干兵团自盐山城出发直扑南皮，翌日即将该城团团围困，随即展开攻势。经5日围攻，至11日完全占领县城，计生俘伪团副以下4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机枪9挺，小炮8门，其它物资甚多。南皮县城宣告解放。

（作者系南皮县党史办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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